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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年网络语言研究综观
楚艳芳

摘　 要： 从 １９９４ 年至今， 我国网络语言的发展已经相对成熟， 网络语言研究也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

热点。 目前， 网络语言研究主要有材料搜集型、 个案分析型、 整体关照型和导向态度型等四种类型。 网络

语言研究具有研究队伍相对特殊， 研究成果较为零散， 研究重点偏向词汇， 研究视角渐趋多样等特点。 今

后， 网络语言研究还要继续强化本体研究， 注意方言因素， 甄别外来因素， 拓展应用研究等， 网络语言研

究的前景极为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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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１９９４ 年至今， 我国网络语言的发展已经相对成熟， 相关研究成果也在逐年增加。 不可否认， 网

络语言研究逐渐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 自 １９９７ 年学者们开始关注网络语言至今已近二十年， 网络语

言从备受质疑到逐渐被接受， 网络语言研究从草创走向繁荣。 目前， 网络语言已经被认可， 网络语言

研究也慢慢步入正轨。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有条件也有必要对近二十年的网络语言研究进行梳理和

分析。

一、 网络语言研究的现状

１９６９ 年， 美国率先步入互联网时代。 在互联网早已普及的美、 英等国， 网络语言数量多、 使用广

泛， 学者们对网络语言的关注也较中国更早一些， 但网络语言研究的整体状况以及所处的地位与我国

大体相似。 需要指出的是， 本文主要是就我国网络语言研究的现状进行探讨。
１９９４ 年， 中国首次连入互联网； １９９５ 年， 中国开放了互联网。 此后， 互联网迅速深入到社会生活

的方方面面， 网民数量也在逐年上升。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统计：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中国网民规模达 ６􀆰 ８８ 亿， 全年共计新增网民 ３９５１ 万人。
互联网普及率为 ５０􀆰 ３％， 较 ２０１４ 年底提升了 ２􀆰 ４ 个百分点。” ［１］可见， 我国网民数量巨大， 超过了总人

口的一半， “互联网＋” 已经深入人心。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 与传统书面语相比， 网络语言的传播速度

更快、 范围更广。 互联网带给我们的不止是纷至沓来的讯息， 还有其独具特色的语言。 在 “互联网＋”
时代， “互联网＋语言” 也同样给我们带来了诸多研究课题。

我国自古就讲求 “名正言顺”， 在探讨 “网络语言” 之前， 我们首先需要对其进行界说。 网络语言

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网络语言指与网络有关的一切语言符号， 包括网络的专业技术语言以及网

民的自然交际语言； 狭义的网络语言特指网民的自然交际语言。 网络产生之初， 网络语言多指网络的

专业技术语言。 随着网络的普及以及网民数量的不断增加， 从上个世纪末期开始， 网络语言一般指的

就是网民的自然交际语言了， 而网络专业技术语言则被冠以 “计算机网络语言” 等更加明确的名称。
本文研究的 “网络语言” 即为狭义的网络语言。 网络被誉为 “第四媒体”， 或许可以说， 网络语言是介

于传统书面语与日常口语之间的 “第三种语言”。 关于网络语言的性质， 目前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 即

它是一种社会方言， 是网民 （主要是年轻人） 在网络环境中使用的语言， 是语言的一种特殊变体。



第 ５ 期 楚艳芳： 近二十年网络语言研究综观

２０００ 年 （包括 ２０００ 年） 以前， 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了网络语言这种新生现象， 意识到网络语言与

传统语言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别， 但在研究当中， 大部分学者仅限于描写这种新出现的语言现象以及

探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如迥的 （１９９７） ［２］ 、 闵大洪 （１９９８） ［３］ 、 邝霞 （２０００） ［４］ 、 闪雄 （２０００） ［５］ 等的

研究文章， 这些文章篇幅都相对短小， 学术性也不强， 还不能算作是真正意义上从语言学的角度来探

讨网络语言的学术论文。 真正意义上的语言学角度的网络语言研究是从本世纪初开始的， 此后研究型

论著如同雨后春笋不断涌现， 研究视角多种多样， 研究深度、 广度有了很大提升； 此类论著汗牛充栋，
不胜枚举。 值得注意的是， 自 ２００３ 年开始， 每年都有很多硕、 博论文以网络语言为研究课题， 其中有

若干篇则直接命名为 《网络语言研究》。 不可否认， 短短数年， 网络语言就走进了人们的生活当中， 网

络语言研究也在逐年推进， 受到学者们的重视， 研究队伍不断扩展， 研究成果不断涌现。
作为一门学科， “网络语言学” 最早由周海中 （２０００） 在 《一门崭新的语言学科———网络语言学》

一文提出， 作者指出在不久的将来， 网络语言学将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受到语言学界乃至文化教育界的

高度重视。［６］文章虽然简短， 但作者敏锐的眼光值得称赞。 当然， 可以肯定的是， 本世纪初网络语言学

尚未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 不过这也足以说明网络语言 “来势汹汹”， 网络语言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指日可待。 ２００３ 年， 西班牙圣地亚哥·珀施特圭罗出版了世界上第一部网络语言学专著 《网络语言学：
互联网中的语言、 话语和思想》。［７］２０１１ 年， 英国戴维·克里斯特尔出版了世界上第一部网络语言学教

材 《网络语言学： 学生指南》。［８］关于戴维·克里斯特尔的这部教材， 国内学者符存、 赵静宜 （２０１４） ［９］

以及陈泽源、 马博森 （２０１４） ［１０］分别引介。 由此可见， 国外网络语言学已经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受到

学者们的关注。 目前国内还没有出现较为成熟的网络语言学学科建构方面的论著， 对于网络语言学这

门学科的探索尚处于草创阶段。

二、 网络语言研究的类型

网络语言研究虽是近些年才刚刚兴起， 但也已渐成规模。 目前， 我国的网络语言研究主要有如下四

种类型：
（一） 材料搜集型

传统语言的研究材料相对成熟， 有传世文献 （包括域外文献） 和出土文献等， 这些文献大多有可

靠的整理本或资料汇编类著作， 其中还有不少电子文献。 与传统语言文献不同， 网络语言比较零散，
并且搜集起来也有一定的难度。 首先， 网络语言如何定位， 标准是什么？ 其次， 网络语言如何搜集，
从哪些渠道搜集？ 如此等等。 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认真思考， 并找出良好的解决途径。 再比如传统语

言的词语有 《辞海》 《词源》 《汉语大词典》 《现代汉语词典》 等收录， 我们可以轻松查到它们的意思；
但是网络语言是新生事物， 难以在现有的字典辞书中找到恰当的解释。 在这种情况下， 网络语言的搜

集、 整理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所以材料搜集型网络语言研究是一项基础工作。
目前， 材料搜集型网络语言研究包括各类网络语言词典、 网络流行语汇编等， 大多属于网络新词新

语汇编性质。 网络词语每年层出不穷、 纷繁复杂， 加之很多词语首次见到之时很难知道它所表示的意

思， 相信大多数人都需要再去上网查询它的意思， 所以网络新词大有 “自产自销” 之意。 网络语言是

社会方言之一， 有时甚至可以说它是黑话。 这些因素促使每年都会有一些网络词语汇编类的著作问世，
如 《实用网络流行语》 《新华网络语言词典》 《中国网络语言词典》 《网络新词语选编》 等。 这类材料

的优点是为我们搜集了大量最新出现的网络词语， 并做出扼要解释说明， 可以作为研究的基础材料。
然而这些资料大多仅有简单释义， 不能算作是真正意义上的语言学角度的网络词语研究。 另外， 此类

工作还可以在网络语言的选择标准以及对网络语言分门别类等方面再多下些工夫。
（二） 个案分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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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纷繁复杂的网络语言， 大多数学者并不满足于简单地释义， 而是去探索这些网络语言产生的

原因、 机制等更深层次的问题。 在材料搜集的基础上， 学者们发现有些网络语言更具有典型性， 于是

一些学者就其中的某个词语、 某类词语、 某种构式或者某种语体等做出专门研究， 此类研究大多有一

定的深度， 并且能够触类旁通。 网络语言虽然有其鲜明的特色， 但它毕竟是一种社会方言， 是现代汉

语的一部分， 存在诸多与传统语言相通之处。 因此， 探索期的网络语言研究一般是运用传统语言研究

的理论、 方法， 进而结合网络语言的特殊性提出一些新观点、 新思路、 新理论等， 丰富了汉语语言学

理论。 在现阶段， 个案分析型网络语言研究对于整个网络语言研究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只有

个案研究做好了， 才能在此基础上进行更加深入地探讨。
个案分析型网络语言研究成果较多， 此类研究一般都是 “小题大做”， 研究相对细致、 深入。 个案

分析型网络语言研究又包括三种类型： 其一， 单个词语考释， 如周旭、 谭静怡 （２００９） 讨论了 “亲”
字新义的生成过程［１１］ ； 李景艳 （２０１５） 分析了 “小鲜肉” 一词的流行及其社会文化心理［１２］ 。 其二， 网

络构式研究， 如李军华、 余蜜 （２０１２） 探讨了 “ＸＸ 哥” 的性质、 构造方式及成词理据等问题［１３］ ； 袁

红梅、 梁婧玉 （２０１６） 从概念整合理论视角分析了 “被＋Ｘ” 构式义的意义建构［１４］ 。 其三， 网络语体研

究， 如单威 （２０１５） 探讨了 “任性体” 及其流行的原因［１５］ ； 洪帅 （２０１６） 探讨了 “宝宝体” 及其流

行的原因［１６］ ； 谢晓鸣 （２０１６） 从修辞的角度出发， 探讨了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间出现的以 “ＸＸ 体” 命名的

网络流行语［１７］ 。 要之， 个案分析型网络语言研究往往可以使我们深入理解某类网络语言， 使我们能够

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 当然， 此类研究如果能够与古汉语、 中国传统文化以及汉族人的思维习惯等结

合起来， 融会贯通， 可能会有更多的收获。
（三） 整体关照型

传统语言学研究已经有比较长的历史了， 与传统语言学研究相比， 我们对网络语言的研究还不成

系统， 宏观的整体关照也比较欠缺， 尤其是深入细致的宏观把握明显不足。 在微观研究不断开展的前

提下， 我们还需要对网络语言做好宏观的把握。 因此， 在材料搜集以及个案分析的基础之上， 学者们

开始对网络语言做出整体关照。 通过此类研究， 我们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网络语言研究的整体状况，
并在此基础上继续探索和分析。 当然， 做好整体关照型网络语言研究， 反过来又可以指导网络语言搜

集以及个案研究等相关工作。 除此之外， 此类研究也可以扩大网络语言研究的影响， 让更多的学者去

关注网络语言， 这也是网络语言研究发展壮大的重要标志之一。
目前， 整体关照型网络语言研究又可以包括如下两种类型： 第一， 论文类， 如毛立群 （２００２） 探

讨了网络语言的类型、 特征、 成因及如何看待这种语言现象等问题［１８］ ； 张云辉 （２００７） 探讨了网络语

言的词汇语法特征［１９］ 。 第二， 著作类， 如于根元 （２００１） ［２０］ 、 刘海燕 （２００２） ［２１］ 、 吕明臣 （２００８） ［２２］ 、
张云辉 （２０１０） ［２３］ 、 安志伟 （２０１２） ［２４］ 、 张颖炜 （２０１５） ［２５］等， 这些著作大多对网络语言的客观情况做

出了较为全面的概述。 由于网络语言是新生事物， 人们对其缺乏了解， 整体关照型网络语言研究 （尤

其是著作类） 可以使我们对网络语言的一些整体状况有一定的把握， 不足之处是此类研究描写、 归纳

占多数， 理论探索尚嫌欠缺。 另外， 目前网络语言研究的理论体系也并不健全， 尚在不断摸索当中。
因此， 今后的网络语言研究应当逐渐细化、 深化， 做到宏观与微观并重， 理论与实践并重。 网络语言

应当根据自身的特点， 尽快建立起自己的学科体系， 争取为语言学研究做出更大的贡献。
（四） 导向态度型

网络语言不同于传统语言， 它从产生之初就存在着较多的争议。 网络语言的娱乐 （或者说还带有

戏谑、 自嘲） 功能更加突出， 有些网络语言近乎文字游戏， 体现了网民之间的相互消遣、 娱乐。 不难

发现， 网络语言由于其传播的特殊性， 它一方面可能会遭到学者们的诟病， 认为有些网络语言不规范、
不文明， 需要 “规范网络语言”、 “净化网络语言”， 更有甚者说网络语言是 “垃圾语言”、 “脑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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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如李铁范、 张秋杭 （２００６） 谈了网络语言的负面影响及其规范［２６］ ； 苏培成 （２０１２） 讲了网络词

汇和网络语体的规范化问题［２７］ 。 另一方面又有一些网络新词准确地反映了新事物、 新现象， 或者恰当

地表达了人们的心境、 情感等， 逐渐进入到普通语言当中。 如 “博客”、 “给力”、 “雷人”、 “菜鸟”、
“达人”、 “宅男” 等网络词语就已被 《现代汉语词典》 收录。 由此可见， 我们需要辩证地看待网络语

言。 无论如何， 正如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 （２０１４） 》 所说： “网络用语是网民智慧的结晶， 也是我

们认识网络生态乃至社会生态的一种直接、 有效的载体。” ［２８］ 因此， 我们应当承认网络语言存在的合

理性。
邓文彬 （２００９） 指出： “我们对网络语言的科学态度是注意引导、 加强规范， 在引导中发展， 在发

展中规范。 在网络语言已经得到了很大发展而规范工作还做得不够的今天， 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要加强

网络语言的规范。” ［２９］现阶段， 我们对网络语言的研究还不够深入， 在这种情况下， 要想使网络语言朝

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从根本上说， 要靠语言自身的发展、 进化。 从辅助手段来讲， 可能一方面要靠国

家语言政策导向， 另一方面要靠主流以及个人良好的价值观导向。 此外， 在谈到语言规划之时， 李宇

明 （２０１３） 提出要 “唤起全社会的语言意识”， 并呼吁 “当务之急， 当务之本， 是唤醒全社会的语言意

识”。［３０］诚然， 逐步提升全社会的语言意识也会对网络语言的规范和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总体而

言， 对网络语言的规范或引导不能一蹴而就、 急于求成， 应当循序渐进。
由上可知， 网络语言研究虽然起步较晚， 但短短十几年， 研究成果层出不穷， 已逐渐成为学界关注

的热点问题之一。

三、 网络语言研究的特点

网络语言使用及传播的特殊性， 造就了网络语言研究与传统语言研究之间必然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综观现有的研究成果， 网络语言研究主要具有如下特点：

（一） 研究队伍相对特殊

科学研究讲求 “新材料”、 “新方法”， 作为一种新的语言现象， 网络语言可谓 “新材料”， 然而与

传统语言研究相比， 网络语言研究的队伍相对特殊。 由于网络语言的使用者一般是年轻的网民， 网络

语言关注者以及研究者亦以年轻学者占多数。 加之网络语言一直存在争议， 很多语言学者不会主动接

触网络语言， 或者不屑去接触网络语言， 故鲜有学者倾其精力去研究网络语言， 这也导致网络语言研

究队伍相对薄弱。 近年来， 以网络语言为研究对象的硕、 博论文逐年增多， 研究队伍也在不断壮大，
但依然是以年轻学者居多。 也就是说， 网络语言研究缺乏学术大家的关注。 学术大家一般都有自己相

对稳定的研究领域， 并已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面对新生的、 存在争议的、 年轻网民使用的网络语言，
他们很难投以全身心的关注。 实际上， 网络语言还是需要语言学大家的关注、 呼吁、 倡导， 提高网络

语言研究的深度及广度， 加快网络语言研究的步伐。
除此之外， 网络语言的研究队伍学科构成较为庞杂， 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都有一定程度的关注， 比

如语言学、 心理学、 社会学、 传播学等领域， 以及国家广电部门、 教育部等的关注。 网络语言虽然经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观望与考察期后， 被视作 “洪水猛兽” 的时代已经过去， 但它依然处于语言的边

缘地位， 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也正是由于网络语言自身的特殊性， 网络语言的研究队伍相对特殊。
然而对于研究者而言， 只要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语言现象都可以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不能因为其具

有特殊性就予以漠视， 对其置之不理。 举个简单的例子， 即便是詈语，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提倡说，
在媒体语言中不主张用， 但它同样是一种有意思的语言现象， 同样是语言学研究的对象， 而且还有较

高的研究价值。 毋庸置疑， 网络语言有其自身的特点和价值， 在今后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应当予以重视。
（二） 研究成果较为零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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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语言研究刚刚起步， 成果相对零散， 还不成系统。 网络语言研究成果相对零散的主要原因

如下：
第一， 研究人员相对零散。 多数学者是在自己现有研究领域的基础之上， 零星地做一些网络语言方

面的研究， 很少有学者集中精力专门从事此项工作。 第二， 研究方向相对分散。 很少有学者探索网络

语言背后的深意， 也很少集中起来就某个或某些问题展开深入探讨。 当然， 这与研究人员相对零散也

不无关系。 第三， 研究材料相对零散。 目前电脑、 手机等均可上网， 更加扩大了网络语言的影响范围，
然而网络语言材料也更加零散了。 可见， 网络语言虽然有网络作为其传播的载体， 但网络语言在网上

的传播途径多样， 可控性弱， 更新速度快， 这些因素造成了网络语言比较零散， 难以全面把握。
以上原因导致了目前网络语言研究的成果相对零散。 当然， 随着大家对网络语言的持续关注， 这种

研究成果零散的现象将会有所改观。 如果要改善这种状况， 可以从如下几方面入手：
第一， 借鉴传统语言学的研究方法。 网络语言与传统语言有着明显的不同， 面对新鲜的网络语言，

学者们多少还是有些迷茫和手足无措。 网络语言毕竟也是现代汉语的一部分， 我们在探索适合网络语

言研究之路的同时， 实际上可以把网络语言研究纳入到传统语言学研究的轨道， 借鉴其研究方法。 第

二， 提高对网络语言的重视程度。 目前， 学界对网络语言的重视程度明显不够。 网络语言是一种新的

研究材料， 应当予以足够的重视。 我们应当逐渐培养问题意识， 集中解决几个网络语言方面的问题。
第三， 加快网络语言语料库建设。 做网络语言研究， 可以有针对性地以某几个网站的网络语料为依据。
在当前大数据背景下， 如果条件允许， 还可以建设网络语言语料库等。

总之， 目前网络语言的研究成果较为零散， 还需要大家齐心协力搞好网络语言研究， 逐渐使其步入

正轨， 为语言学研究贡献更大的力量。
（三） 研究重点偏向词汇

语言包括语音、 词汇、 语法三大部分。 相比较而言， 目前我们的传统语言研究偏重语法。 自从

１９２４ 年我国第一部白话语法著作 《新著国语文法》 ［３１］出版以来，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一直都是 ２０ 世纪以

来汉语语言学研究的主流。 值得注意的是， 在网络语言当中， 实际上我们感触最多的是网络新词。 网

络新词在丰富汉语词汇的同时， 也存在一些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

（２０１４） 》 亦指出： “从表面上看， 网络流行语呈现的是网民在语言运用上的创造力， 而它反映的深层

意义却远远超出了语言现象本身。 对网络用语形成原因的分析， 可以生动地展示社会生活中普通人的

关心与关注， 以简单明了的方式呈现草根百态。” ［２８］（２７２）

在互联网时代， 每年都有大量的网络新词出现， 然而绝大多数网络新词只是昙花一现或者只在某

一小范围内有着一定的市场， 并非每一个网络新词都能够深入人心， 最终进入到普通词汇当中。 网络

文学讲求时效性， 讲求点击率， 但是网络词语却恰恰相反， 它能否被汉语普通词汇所吸收， 靠的不是

一时的 “点击率”， 也不是一时的 “人声鼎沸”， 而是要经受住时间的考验。 一个构造比较成功的网络

新词， 往往经过时间的沉淀， 逐渐为人们所接受， 进而进入到普通词汇当中。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 要注意网络词语与新词新义的区别。 网络词语虽然有很多也是新产生的， 但它

与传统 “新词新义” 还是有区别的。 传统 “新词新义” 一般是指已经进入到通语当中， 或者人们普遍

接受的词语或词义。 而网络新词则是在网络上出现， 但是其接受程度未必高， 它可能只在小范围内使

用， 且其意义也不一定为大多数人熟知。 这是网络新词与传统新词新义的本质区别。 比如 “炒股”、
“炒鱿鱼” 是上个世纪 ８０ 年代后期的新词， 但这些词语一般为大众所熟悉， 而且现在已经进入到汉语

普通话当中。 而网络新词， 比如 “小鲜肉”、 “老司机” 等， 它们只在小范围内流行， 并非全民语言。
二者的区别归根结底还是在于来源不同。 因此， 在研究网络词语时， 要注意与传统新词新义的区别。

（四） 研究视角渐趋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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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语言研究在最初几年一般是阐明某种现象的出现， 讨论它们的得失优劣等， 研究视角相对单

一。 随着时间的推移， 网络语言研究的视角逐渐多了起来。 如左海霞、 姚喜明 （２００６） 从修辞的视角

对大量的网络语言实例进行了分析， 介绍了网络语言的构成方式及修辞效果。［３２］ 但海剑、 石义彬

（２００９） 探讨了后现代语境下的网络语言研究。［３３］刘柯兰、 曾卫伟 （２００９） 从传播学的角度对网络语言

做了研究。［３４］张颖炜 （２０１５） 探讨了新媒体视野下网络语言的语体特征。［３５］曾润喜、 魏冯 （２０１６） 基于

强势模因视角， 对网络流行语 “你懂的” 做了深入分析。［３６］ 盛桂兰 （２０１６） 以 Ｍａｒｔｉｎ 的评价理论系统

为指导， 对 ２０１４ 年广泛传播的网络流行语进行了积极话语分析。［３７］ 研究视角多样化也有利于我们深入

了解网络语言， 更快建立起网络语言学的理论体系。
值得强调的是， 语言和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网络语言是现代汉语的一部分， 是社会方言的一种特

殊形式， 它的产生和发展必然和我国的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窦小忱 （２０１４） 指出： “网络语言作

为一个新的文化样式， 其发生和发展是历史的必然， 作为习惯于传统文化的人群来说， 要主动去接受

网络语言， 以此来丰富我们中国文化。” ［３８］ 我们在研究网络语言之时， 要注意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
只有这样才能正确理解网络语言。 也只有这样， 才能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语言研究之路。 在现有

的研究当中， 很多学者已经注意到了这一问题， 但是关注还远远不够。
近几年还出现了不同语言之间的网络语言对比研究。 如言志峰 （２０１３） 探讨了英汉网络语言及其

文化差异［３９］ 。 鞠延颂、 周国宝 （２０１６） 对英汉网络新词语构词方式做了比较研究［４０］ 。 此外， 还有学者

专门关注了汉语之外的其他语言的网络语言。 如刘伟光等 （２０１３） 分析了藏语网络语言的特点等相关

问题［４１］ 。 杨松、 史松 （２０１４） 对俄语网络语言研究的基本情况做了简要说明［４２］ 。 不同语言网络语言的

对比研究的出现恰好也说明了目前网络语言研究的新进展。
要之， 目前网络语言研究呈现出的这些特点也都与网络语言自身的特殊性有着密切的关系， 网络

语言研究还需要更多的学者参与其中， 使研究在实践中不断深化、 拓展。

四、 网络语言研究的前景

网络语言方兴未艾， 大多数学者对其关注程度远不及传统语言。 但不可否认， 近些年网络语言正以

其特殊的传播方式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 网络语言研究也逐渐成为热点， 有着极其广阔的研究前景。
（一） 强化本体研究

对待像网络语言这样的新生事物， 还是要经过较长一段时间的摸索、 研究。 毋庸讳言， 目前我们对

网络语言摸索、 研究的速度远远不及网络语言的发展速度。 比如我们对网络语言的整体状况、 网络语

言的特点、 规律等的把握并不准确、 全面。 当然， 从本体上强化网络语言研究， 首先应当做的就是继

续从语音、 词汇、 语法、 修辞等方面着力， 并在此基础上， 把研究推向前进。
强化本体研究一定要加强理论探索。 网络语言是新生的现象， 有诸多特别之处， 但无论如何， 它都

是语言的一部分， 在研究深入开展的同时， 我们还应当注意加强理论方面的探索， 丰富语言学理论。
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网络语言自身的特殊性， 在研究之时， 可能需要格外加强语用与认知方面的研究。
对语言进行系统性、 理论性研究往往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 发现语言的一些共性与规律。 在网络语言

研究初期， 有些研究缺乏理论意识， 只停留在平面描写层面， 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加以阐述， 这不能

不说是一个遗憾。
随着研究的深入， 网络语言研究在继承以往分类、 描写的基础上还应当注重研究的系统性、 理论

性， 注重在描写的基础上进行解释， 并逐步走上形式与意义相互交融、 相互印证的研究道路。 现代语

言学给我们提供了诸多的理论与方法， 如结构理论与结构层次分析， 变换理论与句式变换分析， 特征

理论与语义特征分析， 配价理论与配价结构分析， 指向理论与语义指向分析， 认知理论与语言认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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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语用理论与语言运用分析等， 我们也要立足于网络语言， 善于从现代语言学中选择一些合适的理

论与方法去为网络语言研究服务。
在加强网络语言本体研究的同时， 要注意加强学科交叉研究。 网络语言与其他各种学科都有着密

切的联系， 只有从学科交叉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才能更好地研究网络语言。 网络语言研究还要加强与

逻辑学、 数学、 统计学、 计算机科学等相关学科的沟通， 形成文、 理、 工诸科的大交融， 分工合作，
取长补短。 语言是一个复杂的统一体， 网络语言研究要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发展相协调， 积极利用其他

学科的研究成果来推动自身的发展。
（二） 注意方言因素

我国地域广阔、 人口众多， 境内有上百种方言， 方言词更是数不胜数， 然而能够进入共同语的方言

词却并不多。 方言词进入共同语大致需要如下条件： 第一， 有共同的语义或认知基础。 第二， 共同语

中缺乏类似的表达。 第三， 符合汉语构词法， 能够恰如其分地表达新事物、 新现象。 第四， 发达地区

（包括政治、 经济、 文化、 交通等因素） 方言词语往往更容易进入共同语。 这些是方言词进入共同语的

主要条件， 但并非全部条件。 方言词进入共同语还有可能受到求新求异、 名人效应、 媒体 （包括网络）
传播等因素的影响。 然而， 在网络环境下， 方言更容易传播。 在这种情况下， 辨别网络语言中的方言

因素就会存在一些困难， 首要的问题是辨别它属于哪种方言。 因此， 要想从方言的角度准确把握网络

语言， 必须要仔细勘察， 小心谨慎， 避免错误。
因此， 研究网络语言绝不能忽视方言的因素。 网民来自不同的方言区， 有时会把自己的方言带到网

络。 网络语言有很多来自方言， 再通过网络这种特殊的传播途径， 使某些方言词成为 “网红”。 比如从

语音方面看， 熟知的第一人称代词 “偶” 就来自方言。 从词汇方面看， “山寨” 来源于广东方言。 由以

上两例我们可以发现， 网络语言传播迅速， 我们一般注意到的是它们新颖的表达方式。 方言是语言的

活化石， 给语言学研究带来了诸多有利条件。 同样， 在网络语言研究之时， 方言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

重要因素。 当然， 目前我们在方言方面的关注还远远不够， 在今后的研究当中可以不断加强这方面的

探索。
（三） 甄别外来因素

网络语言产生快、 更新快， 人们在感受网络语言的新意之余， 一些网络新词被归结到外来， 尤其是

来自日本、 韩国。 很多年轻网民热衷于日漫或韩剧， 对日语以及韩语中的某些词语有着天然的敏感度，
故在对待一些网络语言时自然与日语、 韩语等联系起来。 对待这些被认定是 “外来” 的网络词语， 我

们要提醒大家一定要仔细分析、 细加甄别， 其实很多词语并非外来， 而是中国古已有之， 它们扎根于

汉语， 符合中国文化， 符合汉族人的思维。 当然， 不可否认， 某些外来因素可能是网络词语产生的一

个契机， 抑或是加速了该网络词语的产生以及传播。 因此， 外来因素一般只是外因， 我们要做的是深

入挖掘网络语言， 从内部找到根源， 进而更好地研究、 运用网络语言。
例如自 ２０１４ 年下半年起， “颜值” 一词风靡网络， 直到现在依然温度不减， 且出现了 “颜粉”、

“颜控”、 “颜龄” 等多种衍生用法。 “颜值” 指的是人物颜容英俊或靓丽的数值。 很多人认为 “颜值”
一词来源于日语， 如 “颜值， 源自日语 ‘脸’ 的汉字。［４３］ ” “颜， 就是颜容、 外貌的意思， 中文的脸在

日语中翻译成 ‘颜’。” ［４４］ “ ‘颜’ 在日语中意为容貌。” ［４５］ 《解放军生活》 杂志黄龙整理的网络流行词

“颜值” 亦指出： “源自日语 ‘脸’ 的汉字。” ［４６］如此等等。 通过对 “颜” 的分析， 我们发现表 “容貌”
义的 “颜” 我国古已有之， “颜值” 之 “颜” 大部分人认为来自于日语的 “脸”， 其实不然。 我们或许

可以说日本汉字词 “顔”， 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汉语 “颜” （ “容貌” 义） 的复苏， 但从源头上讲， 日

语的 “颜” 来自汉语， 且以 “颜” 作为语素构成 “颜值” 一词有汉语的历史及语义基础， 并非偶然

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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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拓展应用研究

网络语言不仅具有理论价值， 还有其应用价值。 我们在加强理论研究的同时， 还应当关注应用研

究。 以下仅从媒体语言、 语言学研究以及教学等三方面举例说明网络语言研究的应用价值：
第一， 网络语言研究对媒体语言的价值。 网络是 “第四媒体”， 网络语言也应当是媒体语言的一部

分。 媒体语言具有时效性、 广泛性以及导向性等特点， 网络语言也有这样的特点。 然而与传统媒体语

言不同， 网络语言更加随意， 没有良好的可调控性。 这是网络语言的优势， 同样也是它的缺陷。 因此，
网络语言比传统媒体语言有着更多的负面导向作用。 随着计算机、 手机等的普及， 网络语言已经渗透

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发挥着更加广阔的作用。 我们只有研究好网络语言， 才能使其更好地发挥积

极作用， 尽量控制负面导向作用。
第二， 网络语言研究对语言学研究的价值。 网络语言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方言， 它可以反映草根百

态。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需要将网络语言研究透彻， 将其纳入到整个语言学研究的范畴当中， 二者相

互融合、 相互促进。 一方面可以丰富我们的语言学理论， 另一方面也可以引导网络语言朝着健康的方

向发展。
第三， 网络语言研究对教学的作用。 在教学当中， 一般不提倡收入、 使用网络语言。 然而网络语言

的使用者大多是年轻人， 亦即学生可能正是网络语言的缔造者、 使用者和传播者。 随着网络的普及，
网络语言势不可当。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 网络语言也有其优秀的部分。 我们在教学当中也不能回避，
应当正确地看待它， 给予它适当的位置。 因此， 研究好网络语言， 将其中的优秀成分适当纳入到教学

当中， 反而比一味打压更能够有好的导向作用。 让学生知道什么是正确的语言观， 怎样在上网时使自

己的用语更加文明， 做到自觉净化网络语言。
不可否认， 网络语言丰富了网民的表达方式。 虽然网络语言比起其他书面语言有更多的不可控因

素， 但是如果我们研究好了， 也可给国家、 政府的宏观调控提供依据， 使网络语言朝着健康的方向发

展， 这也是语言学家责无旁贷的使命。 因此， 网络语言研究不仅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 而且有着重要

的应用价值。 在加强应用研究的同时， 也要逐步提高全民的语言意识， 这样才能使我们真正有一个良

好的网络语言环境。
综上所述， 学术研究讲求 “新材料”、 “新方法”， 网络语言可谓一种 “新材料”， 而网络语言又不

同于传统语言， 故网络语言研究也必须要有不同于传统语言的 “新方法”。 因此， 网络语言研究必然是

今后语言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有着极为广阔的研究前景， 它可以丰富汉语语言学理论， 也可以指

导我们更好地认识、 运用网络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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